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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刘兰芳，一名评书表演艺
术工作者。

虽然我已经70岁了，但2014年，
我演出超过90场，义演的脚步往南
到过三沙，往北到
过黑瞎子岛，进过
潜艇，钻过山沟，
登过辽宁舰，常去
敬老院。印象最深
的是11月15日、16

日，参加了中国文
联在黑龙江大兴
安岭林区举办的
文艺志愿者义演
活动，那里零下十
多度，道路崎岖难行，但我们给森林
林场职工表演得很认真、很高兴。

2014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也
是我五十多年艺术生涯中一件无比
重要的大事，就是参加中央文艺工
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很
多要求，特别是“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
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
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让我
有极大的共鸣。文艺一旦离开人民，就
会变成无根浮萍、无病呻吟、无魂的躯
壳。总书记说得最多的是更好地为人
民服务，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最近，我又写了一部百集广播
评书《花果山传奇》，是以吴承恩、施
耐庵、罗贯中、李汝珍、吴敬梓等文
坛名人逸事为主线的。要说我新年
有什么样的打算，总书记要求我们
要宣传爱国主义，多出好作品，我现
在很清醒，我要多写新书，好书。（中
国文联副主席，著名评书表演艺术
家，国家一级演员）

本报记者 张榕博 采访整理

我是刘兰芳

我要多写
新书、好书

2014年对我来说有两件大事，一是重新回到了喜羊羊团队，开始创作剧本。团队跟之
前相比有了些变化，人多了，品牌产品也多了。2008年我离开了喜羊羊团队，创立自己的公
司。现在《喜羊羊与灰太狼》已经有1000多集了，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是目前却面临一个
问题，那就是品牌下一步怎样走，因为每一集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我们继续做喜剧、童
话，还是加一些复杂的东西？

当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回来了，也应该回来。经过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终于有了
答案，那就是调整《喜羊羊与灰太狼》电影的内容，将它回归到喜剧，不要太复杂。但是未来
可以进行一些趣味性的尝试，比如下一步会考虑做喜羊羊的远古时代，做不同的喜羊羊系
列，而不是成人化，只要给大家带来简单的快乐就好，这是它的初衷，不要改变了。

说起2008年，之所以离开喜羊羊团队成立自己的公司，是因为遇到一个难得的机会，
可以做科幻系列，创造新的品牌。就这样开心超人、开心宝贝做起来了，现在一共有了300

集的动画。并且在2014年的暑假档上了大屏幕，这是我2014年做的第二件大事。因为对于
我来说，它是不同于喜羊羊的品牌，属于科幻类，相对于喜羊羊的童真，它是稍微复杂一点
的。可我们跟大集团的电影相比，排片优势很少，影响到票房。

我也会因此而沮丧，但是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有很多年轻人在
看《开心超人》这部电影，我就很欣慰了。只要有人认可，一切努力就没有白费。

这种感觉，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做的第一部片子，叫《宝贝女儿好妈妈》，那时候真的
很辛苦，一个人做一集动画，从美术到布景，都是一个人在承
担。这跟现在的《喜羊羊》不一样，那时候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怕片子观众不喜欢，怕自己的努力白费。但是直到有一天，《宝
贝女儿好妈妈》参加一个动漫展，有一个小男孩，指着一个动
画人物叫出了他的名字，我当时非常感动，一下子就流泪了。
那不是一个常见的动画人物，而是在动画片最后才出现，只有
几秒钟的镜头，是配角中的配角，他怎么会记住了？这是对于
创作者最大的欣慰。困难是不会让我流泪的，只会让我更坚
强，但是看到作品被认可，受到欢迎，真的是忍不住感动，这也
是支撑我走到现在的动力。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动力，就是我的女儿。回到《喜羊羊》
团队中，每天都非常忙，不停讨论内容，创作剧本。但是一回到家，看到孩子就会觉得很欢
乐，工作的焦虑也忘记了。她很童真，会画画，会学大人说话，也会恶搞，给我一种很安全的
感觉。她会像一个观众，坐在我旁边看我做动画，我常问她喜欢吗？她就会一直点头哈哈大
笑，我会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做。

2015年，《喜羊羊7》就会跟大家见面了，同时，《开心超人》的电影也会在暑假档推出，
我会把这个品牌做好，让大家有不一样的感觉。困难是一直有的，比如人家背后说坏话，比
如市场环境的恶劣，但是我喜欢这个品牌，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被困难打败。放弃的理由
太多了，有千千万万，但是坚持下去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喜欢啊，每当遇到困难，我就问
自己喜欢不喜欢，然后什么都不管，一根筋走下去。

宫崎骏拿金奖，不是因为他推销得有多好，而是因为他的故事太打动人。我不敢想会
做出宫崎骏那样的动画，但我希望大多数人喜欢，能够多些人点赞就可以了。（著名漫画
家，动画片《喜羊羊》之父） 本报记者 陈玮 采访整理

我是黄伟明

只要能带来
简单的快乐就好了

我是郑晓龙，是个导演。
2014年，我的主要工作是《红高粱》的后期制

作，以及《芈月传》的拍摄。还有一个事是美版《甄
嬛传》的改编。为适应在美国主流电视台播放，所
有剧集剪辑成6部电视电影，每部片长一个半小时
到两个小时，改编由美方来具体执行，我作为监
制，监督改编。

说到中国影视作品“走出去”，我想说，我不愿意拍中国人窝里斗，我希望是中国人和外
国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东西方文化上的冲突。当年我跟姜文合作的《北京人在纽约》得到了
大家肯定，姜文其实还愿意再拍《北京人在纽约》，是他跟我说的。只要他愿意，我下面再弄个

《北京人在纽约》的全本就找他，尽管他的年龄稍微偏大了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解决。
2014年，有些电影收获了高票房，我弄不明白。举个例子，《变形金刚4》在中国20亿的票

房，然而在美国被批评得一塌糊涂。我觉得特别尴尬，我感觉中国的观众极不成熟，太好糊
弄。还有些韩剧，弄得中国小姑娘、小伙子五迷三道。我特别怀疑，韩国人真的是一个个都从
一而终、对爱情至情至性？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电视剧里的中国人还比较真实一点，表现出
中国人的那种复杂。韩剧里的生活是真实的吗？我对这个产生非常大的怀疑。我觉得现实主
义或批判现实主义，才是文艺作品的大主流。

2015年，我主要的工作是《芈月传》的后期制作。《芈月传》这部戏已经定档2015年12月8日
开播。《甄嬛传》完了之后，别人说你再拍哪个古装戏？我一点都没兴趣，但是对芈月，我有点
兴趣。芈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政治家，在她之前，秦孝公商鞅变法，到她这儿坚持变法，
坚持国家统一，做了很多事儿。她死后30多年，中国统一。甄嬛是一个虚构的女人，而芈月是
真实的，而且不为人知，有很多可以创作的余地。（著名导演，代表作有《渴望》、《编辑部的故
事》、《金婚》、《甄嬛传》等）

本报记者 张亚楠 采访整理

由我编剧的《北平无战事》2014年播出了。这部戏是
我写得最久的一部戏，整整用了七年时间。七年时间写
了一部小说一部戏，它确实是很难。

很多人都说难得啊，今天能这样做。我总觉得我比
别人多了一条命，多了一条艺术生命。除了我的肉体，
艺术作品能流传下去也会影响很多人。我也可以利用
这七年去搞别的钱。无非是房子住得更好一点，车开得
更高档一点。那个有什么用呢，是吧？个人追求不同吧。

当初有人想给《北平无战事》投资，看了剧本之后，
他们最担心的是这部片子里表现的反贪腐。他们担心，
你这个会不会让人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腐败现象。这部
戏从2013年开机拍摄到2014年播出，所有的形势都特别
适合，中央说反贪腐比我说得还厉害。

但这部片子主要的不是政治诉求，而是文化诉求。
我一般都是从
历史文化形态
看问题，不会
局限在哪个断
代史、哪些人
物、哪些事件
里面。

今天我们
大家都知道，
中华民族正处

于最大的文化转型期，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每
一个人都从家族文化向社区文化转型，是吧？在这个时
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背后没有文化。我这部《北平无
战事》，更多想唤起大家对文化的回忆和感觉。让大家
感觉到民国时候的文化形态，到最后感觉到，共产党为
什么能够取代国民党，带来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会引起
大家很多思考。

今天电视台播电视剧的风气，已经培养了一群不
动脑子光看热闹光看娱乐的观众。这些东西，第一不担
风险，第二投资成本低，第三周期快，形成了社会群体，
在文化品位上集体下沉，这就是现实。今天是个物化的
年代，不是文化的年代。大家都在比谁的手机更好，谁
的包更好，谁的衣服更好，谁的车更好，谁会跟你比谁
的文化更好？就包括一个戏里面，谁能把广告植入进去
更多，谁就更好。

后人会来研究我们的今天，不能只留下一堆打打
闹闹的东西，总得筛选下来一些有文化内涵有艺术追
求的东西吧？我这个年纪的人，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有
一种责任，通过艺术作品，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升华。这
是文化转型期最应该做的事。（著名剧作家，历史学者，

《北平无战事》编剧）
本报记者 魏新丽 整理

我是陈佩斯，一名喜剧演员。
2014年和2015年，北京喜剧艺术节迎来第四季，当

初我发起这个活动，就是想着喜剧是一个兴盛的艺术，
笑声是人类社会上升的表述，而嘴角向下，是我们低
落、衰败甚至灭亡的表达。作为一名喜剧演员，我有责
任和义务带给观众更多的欢笑。

大家都知道，这一届的喜剧艺术节在以往剧目
展演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喜剧剧本征集、喜剧调研、喜剧论坛等系列活动。不过，喜剧剧本的征集不
理想。现在的人都浮躁，坐下来写剧本很困难。每年电影学院、戏剧学院报考表演的人成千上万，但
愿意学编剧爬格子的人寥寥无几，这是让人非常忧虑的事情。没有好的剧本，就无法创造导演出好
的剧目。

2014年最让我高兴的事，就是成功开办了首届喜剧论坛，许多老朋友前来捧场，一起探讨喜剧未来发
展之路，这是我一直想做且也想做好的事儿。我们想除了自己做好，最重要的是年轻人也要有发展前途，
他们需要指导。有一次我去上海演出，得到了一个特别中肯的评价，我看到之后感动得热泪盈眶。现在的
年轻创作者就像我们当年一样，一直在喜剧中摸爬滚打，希望他们能取得成功。

2015年，我将继续坚持在舞台喜剧一线，带领我的学生，给观众带来更多好看的剧目。
另外，暌违大银幕已久，我将与朱时茂再度携手，在2015年1月16日即将上映的《谍·莲花》中为观众献

上精彩表演。大家也都看到了，最近片方曝光一组我的剧照，希望观众们喜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著名
喜剧演员）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采访整理

我是刘和平

这是个物化的年代
不是文化的年代

我是郑晓龙

其实我不愿意
拍中国人窝里斗

我是陈佩斯

我会坚守在
舞台喜剧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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